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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Transfer from Malay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in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Conso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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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摘  要：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语
言学者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语言迁移在初学阶段的影响显而易见。无可
否认，汉语学习者在初学阶段都会受母语正负迁移的影响。母语正迁移固
然好，但母语负迁移却造成学习者汉语习得上的困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在语音习得上甚为明显。本文将马来学生母语负迁移在汉语辅音发音偏误
上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本研究以砂拉越玛拉工艺大学的马来学生为
实验对象，记录他们的汉语辅音发音偏误，再将收集到的语料根据汉语发
音方法进行偏误分类。分析结果显示，塞音的偏误频率最高，然后是塞擦
音，最后是擦音，而这些偏误的产生无疑与母语负迁移息息相关。
    关键词关键词：：马来学生，汉语，辅音，母语，负迁移

 
        Abstract: Language transfer is the one of the main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ransfer is obviously significan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learning. Mandarin learners were affected by language transfer from their native language 
neither in the form of positive nor negative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learning.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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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in contrast, 
negative transfer may contribute difficulties in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Negative 
languag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is significant in learners’ phonetic acquisi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pronunciation mistake made by Malay students on Mandarin 
consonants. Malay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Sarawak branch 
was selected as respondent in this study. Their pronunciation mistake on Mandarin 
consonants were collected and classified. The findings of study manifested that plosives/
stop are the highest error types of pronunciation. It is followed by affricates and finally 
fricatives. These errors are undoubtedly closely related to negativ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Keywords: Malay student, Mandarin, Consonant, native language, negative transfer

一  引言一  引言
    

     语言迁移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迁移”

一词最早源于教育心理学，指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学习方法或学习态

度在新知识、新技能习得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朱贤

智，1989）。Lado（1957）早在1957年提出，迁移指学习者在第二语

言习得环境中，将已掌握的母语知识，如：语言结构、词义、词序、文

化等迁移到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迁移分为两种，即积极迁移和消极迁

移。Odlin（2001）指出，积极迁移指当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产生的影响是

正面的或具有积极性，那么该迁移就是“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

如果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或消极的，那么该迁移就是“负

迁移（negative transfer）”。语言迁移在语音、语法、词汇和语义等各个

层面上普遍存在，是二语习得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语音学习是学习者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相互作用的最初的领域，也是母语迁移最为明显的领

域（石峰、温宝莹，2009）。有鉴于此，本文将对马来学生在外语学习中

汉语辅音习得上的迁移表现进行调查分析。由于母语正迁移不会对学习者

的汉语语音习得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文中不会对母语正迁移的表现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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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二  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对马来学生的汉语语音习得进行了研究。若将这些语音习

得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分成三种，对比分析法、实验法和综合

法（实验、问卷调查、访谈等）。采用对比分析进行语音习得研究的一般

通过自身教学经验总结学习者的语音习得情况，如：莫顺婵（2018）和钟

秋生（1992）。莫顺婵（2018）对马来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面对的学习

障碍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同文中提出若干教学建议。文中就汉语语音、

声调和语法三方面展开讨论。文中简单介绍了汉语和马来语语音系统的区

别，也提出因母语习惯、汉语语音特征差异而产生的发音错误。钟秋生

（1992）在其论文中概述了马来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面对的难题，其中

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两篇论文在马来学生学习汉语语音方面的问题上

提出了一致的结论。

   实验方面，曾彦雯（2020）采用声学实验方法对马来学生的汉语一级

元音的发音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反映了马来学生在汉语元音习得过程中

体现了中介语的反复性特征，且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发展

和变化。宋闻凯（2018）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76位马来西亚留学

生为实验对象，考察学习者对普通话塞音、塞擦音的知觉感知情况。实验

结果显示，被试者根据母语的语音范畴把汉语里不送气塞音归类为母语的

浊塞音，而汉语里不送气塞音z[ts] 、zh[tȿ]、j [tɕ]被受试者纳入马来语塞擦

音的范畴。不同汉语水平的马来学生对汉语塞音的知觉同化都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但不同汉语水平的马来学生在汉语塞擦音的知觉同化上并没有较

大的影响，他们仅对不送气塞擦音的知觉同化产生影响。张琳琳（2015）
则对比了不同母语源、不同性别的马来西亚本土学生和华裔学生的声调习

得情况，并对其调型、调上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其偏误成因。实

验结果发现，对于学生掌握得不好的调型，发音实验和听辨实验结果一致

率较高，也证实了语音感知对语音产出具有重要影响。

    采用综合研究方法的包括：王凯祥（2019）、周天龙（2014）和蒋

菁芸（2014）。王凯祥（2019）结合了两种研究方法（语音实验和问卷调

查），以马来西亚华文小学的马来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马来学生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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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发音问题。王凯祥（2019）根据马来学生的发音偏误，如：声母、韵

母、声调及音变偏误频率进行语料搜集。其研究成果发现，在声母偏误方

面，马来学生对相近音的混淆情况相当严重，也没办法区分声母的送气和

不送气特征。在韵母方面的测试结果显示，其中以鼻韵母的发音偏误最为

明显，偏误类别以前后鼻音混淆、相近前鼻音互为混淆、韵母结构松散等

区分鼻韵母的偏误类别。声调偏误调查结果显示，马来学生的阴平和上声

的掌握非常差，阳平的掌握尚好，而去声的掌握最好。马来学生在上声的

发音上基本只发半降，鲜少发出完整的后半部上声。在音变方面的偏误率

高达50%，除了“不”，轻声、儿化韵、一变调和上声的偏误最为严重。

文中提到华文小学马来族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母语负迁移

的影响、当地华语口音的影响及其他偏误原因，包括训练迁移、学习策

略、学习者动机。周天龙（2014）使用实验语音学和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从声调角度出发，从感知和声学方面对马来西亚汉语水平较低的马来

学生的单字调和双字调习得状况进行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得出了单字调的

习得顺序，并认为最难习得的调类是阳平。文中提出造成学习者的偏误原

因包括母语负迁移、语言学习环境和教师的误导、文化因素影响及汉语声

调知识的负迁移等。周天龙（2014）也在文末提出了与汉语声调相关的教

学建议。蒋菁芸（2014）以马来西亚在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语言实

验和问卷调查法进行汉语语音偏误研究。该研究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

面考察初级马来西亚汉语学习者（马来裔）的语音偏误并总结其成因。其

研究发现，汉语与马来语不同的发音是马来学生汉语学习中的难点，偏误

率较高的往往是学生认为较难发音的。蒋菁芸（2014）在文末针对马来西

亚汉语学习者的特点提出相关的语音教学策略。

   纵观现有的语音研究成果，针对马来学生的汉语语音习得的研究成果

还较为匮乏。基于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成果也仅只是简单概括马来学生在汉

语语音学习上普遍面对的困难，对发音偏误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在文中清

楚列明。因此本文将采用对比分析法，根据汉语辅音发音方法和母语负迁

移的影响，对马来学生汉语辅音发音偏误的具体表现形式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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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三  研究方法

    本文受试者一共20位马来族学生，他们都是砂拉越玛拉工艺大学参与

基础华语（一）课程的学生。受试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如下：

表1 被试者基本资料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6 30
女 14 70

年龄

18 9 45
19 10 50
20 1 5

专业
财经学系 10 50
金融学系 10 50

    表1数据显示，本研究的被试者都是马来族学生，男学生共6位，

占总人数30%，女学生共14位，占总人数的70%。一半的受试者年龄是19
岁；18岁的受试者有9位（45%）；20岁的只有一位（5%）。本文受试者

的学习专业分别是财经学系和金融学系。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语料是由马来

西亚玛拉工艺大学，莎阿南总院的副教授和3位讲师（刘香伦、吴淑美、

亚芝君、李锡锐，2015）编写的教材《基础华语（一）》，选取的材料为

该教材中的一篇短文，题名为《自我介绍》。由于本研究测试成绩不纳入

期末成绩，因此我们于学期末在课外时间对受试者进行语音测试。我们主

要通过听辨来判断被试者在朗读短文时出现的发音偏误进行记录。此外，

本研究仅对学习者的汉语辅音出现的偏误进行记录，因此韵母和声调的

偏误不被记录在案。待测试结束后，我们将所采集到的语料和数据输入

Excel进行统计分析。

四  研究成果四  研究成果

         4.1 马来学生汉语辅音偏误分布统计

   本研究一共收录了343个马来学生汉语辅音发音偏误。图1所示，其

中塞音发音偏误占总偏误最多，共159个，占96%；然后是塞擦音，共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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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29%；最后到擦音，共86个，占25%。通过调查结果得知，马来学

生在汉语辅音学习中的发音问题主要发生在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上，而在

鼻音和边音的发音上没有产生任何偏误。虽然r[ʐ]在汉语里是擦音，马来

语是颤音，但不影响马来学生r[ʐ]的发音，因为r[ʐ]在他们的第二语言（L2）——
英语，也是边音，所以马来学生没有发生r[ʐ]的偏误。

图1 马来学生汉语辅音偏误统计图

         4.2 母语负迁移在塞音中的表现

    塞音（Plosive/Stops）是成阻部位完全封闭气流通道，然后突然除阻。

让气流迸裂而出，爆发成声（邵敬敏，2009）。汉语塞音共有六个，以送

气和不送气区分，b[p]、d[t]、g[k]为不送气音；p[ph]、t[th]、k[kh]为送气

音。表2为马来学生在塞音中的偏误表现形式和频率。从表2结果发现，马

来学生在发送气音时，都会不自觉地将送气塞音发成马来语的浊塞音。

如：他们在发送气塞音p[ph]的时候，会将它读成浊塞音b[p]；在发送气塞

音t[th]的时候，会将它读成浊塞音d[t]；在发送气塞音k[kh]的时候，会将

它读成浊塞音g[k]。这是因为马来学生受其母语（马来语）语音系统的影

响，不自觉地将汉语的塞音同化到马来语的浊塞音。此调查结果与钟秋生

（1992）及王凯祥（2018）的结论一致，也就是马来学生不能准确地发汉

语辅音里的送气音。这是由于他们的母语（马来语）里没有送气音，因此

他们在发送气音的时候，仅只将母语中较为相似的发音模式迁移到汉语辅

音的学习中，进而带来了负迁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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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来语和汉语里，[t]、[p]、[k]皆属清音。但是，[t]、[p]、[k]在汉

语里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这些塞音都是送气音。由于汉语和马来语的

[t]、[p]、[k]有着不同的语音特征，塞音马来学生在念大[tA]、爸[pA]、
哥[kƔ]等，会产生发音偏误。如：他们习惯使用马来语/bapa/（含义：爸

爸）的发音模式，把爸[pA]、八[pA]念成与马来语相似音素的[bA]。他

们也会以马来语相似音素的[d]来代替汉语塞音[t]的发音，如：弟[ti]、电

[tiεn]、都[tu]、个[kƔ]、哥[kƔ]、工[kuŋ]、公[kuŋ]分别被马来学生发成[di]、
[diεn]、[du]、[gƷ]和[kƆŋ]。换言之，马来学生会将清、送气、塞音读成

浊、塞音。钟秋生（1992）提到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学生较多使用汉语

拼音来拼读汉语，进而产生了“拼写式读音”泛滥的情况。汉语拼音和马

来语都是拉丁字母，马来学生的马来语学习先于汉语学习，致使马来学生

错将马来语（母语）的发音模式与汉语拼音的发音模式等同起来，因此产

生了母语负迁移的现象。这也可说明马来语塞音中偏误的发生除了“拼写

式读音”的泛滥，还得归咎于母语负迁移对马来学生汉语发音上的影响。

虽然玛拉工艺大学的基础华语课程主张“重口语表达，轻汉字学习”，但

是课堂学习时间不足、课程紧凑、学生缺乏语音训练等，也间接造成马来

学生汉语辅音习得上偏误发生的因素之一。

表2 马来学生在塞音中的表现形式和频率

汉字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负迁移的表现形式 偏误频率

清
音

不
送
气

爸 bà [pA] [bA] 12
八 bā [pA] [bA] 11
不 bù [pu] [bu] 11
大 dà [tA] [dA] 13
的 de [tƔ] [dƔ] 9
弟 dì [ti] [di] 6
蒂 dì [ti] [di] 5
电 diàn [tiεn] [diεn] 7
都 dū [tu] [du] 7
个 ge [kƔ] [gƷ] 7
哥 gē [kƔ] [gƷ] 5
工 gōng [kuŋ] [kƆŋ] 6
公 gōng [kuŋ] [kƆ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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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péng [phƔŋ] [pƔŋ] 3
漂 piào [phiau] [piau] 3
他 tā [tha] [ta] 8
太 tài [thiA] [tiA] 9
庭 tíng [thiŋ] [tiŋ] 8
退 tuì [thui] [tui] 11
看 kàn [khan] [kan] 8
空 kòng [khƔ] [kƔ] 5

         4.3 母语负迁移在擦音中的表现

    擦音（ fricative）是声道中有阻碍，但没有完全闭塞、气流从缝

隙中摩擦发出的辅音，其除阻可以适当地延长（邵敬敏，2009）。汉语的

擦音有6个，马来语的擦音有8个，均以清浊区分。汉语擦音包括：f[f]、
s[s]、sh[ʂ]、x[ᶝ]、h[x]、r [ɀ]，除了r [ɀ]属浊音，其他都是属清音；马来语

塞音则有f[f]、s[s]、sy[ʃ]、gh[Ɣ]、h[h]、v[v]、z/x[x]和kh[x]，除了v[v]、
z/x[x]和kh[x]是浊音，其他都是清音。从表3可以看到，马来学生的汉语擦

音偏误主要集中在sh[ʂ]、s[s]和x[ᶝ]。对马来学生来说，sh[ʂ]的发音是最困

难的，因为在马来语里没有卷舌音。舌尖后、清、塞音sh[ʂ]发音时，需将

舌尖翘起，然后趋近硬腭，以将气流从成阻点的窄缝擦出。由于马来语没

有相符合的辅音，所以马来学生在发擦音sh[ʂ]时，将马来语sy[ʃ]近似的发

音模式带入汉语塞音sh[ʂ]的发音里。马来语塞音sy[ʃ]在发音时，不需要将

舌尖抬起，因此马来学生在发汉语擦音sh[ʂ]的时候，也不会将舌尖抬起，

最后产生了发音偏误。

   根据表3显示，舌面、清、擦音x[ᶝ]的发音在马来学生母语负迁移的表现

上有两种形式，也就是[s]和[dʒ]。马来语里有/siang/（含义：白昼）。马

来学生在现[ɕian]的发音上，很自然地将母语里相似的发音转移到外语或

第三语言学习中，发音偏误也因此而产生。另外，对一些马来学生而言，

汉语擦音x[ᶝ]与马来语塞擦音j[dʒ]的读音类似，所以他们在发汉语擦音x[ᶝ]
时，也会把x[ᶝ]和马来语塞擦音[dʒ]的读音等同起来，造成发音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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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马来学生在擦音中的表现形式和频率

汉字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负迁移的表现形式 偏误频率

清
音

莎 shā [ȿA] [ʃA] 5
山 shān [ȿan] [ʃan] 7
上 shàng [ȿaŋ] [ʃaŋ]、[saŋ] 9
生 shēng [ȿəŋ] [ʃǝŋ]、[sǝŋ] 4
时 shí [ȿɭ] [ʃɿ] 8
是 shì [ȿɭ] [ʃɿ]、[sɿ] 6
视 shì [ȿɭ] [ʃɿ] 7
师 shī [ȿɭ] [ʃɿ] 6
书 shū [ȿu] [ʃu] 5
四 sì [sɿ] [si] 5
司 sī [sɿ] [si] 5
岁 suì [sui] [zui] 5
现 xiàn [ɕian] [sian] 8
休 xiū [ɕiu] [dʒ iu] 6

         4.4 母语负迁移在塞擦音中的表现

  塞擦音（Affricate）是发音部位先完全封闭，然后打开一条窄缝，让

气流从中挤出；成阻时为塞音状态，除阻时为擦音状态，两个过程紧密连

接，一次完成（邵敬敏，2009）。汉语的塞擦音和塞音都有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全是清音，且以送气、不送气区分。汉语里一共有6个塞擦音，分

别是z[ts]、zh[tȿ]、j[tɕ]、c[tsh]、ch[tȿh]、q[tɕ h]。汉语的不送气、塞擦音是 
z[ts]、zh[tȿ]、j[tɕ]、送气的塞擦音是c[tsh]、ch[tȿh]、q[tɕ h]。马来语的塞

擦音只有两个，以清浊区分，分别是c[tʃ]和j[dʒ]。这样看来，汉语和塞擦

音的区别性非常大，也因此造成了明显的发音偏误。

   塞擦音的发音学习上，zh[tȿ]和ch[tȿh]对马来学生而言，除了送气和不

送气的区别性特征外，就属卷舌最令马来学生头痛了。因为他们的母语的

语音系统里没有卷舌音，所以他们在发卷舌音的时候，明显地将卷舌音简

化或以其他近似读音对等起来。马来学生认为汉语塞擦音z[ts]就是马来语

塞音z[z]，所以在“在[tsai]”的发音上，错将马来语塞音z[z]运用到汉语

塞擦音z[ts]中。本研究也发现，马来学生“住[tȿu]”的母语负迁移表现形

式除了前面提到的z[z]，还有z[ts]。马来学生认为塞擦音zh[tȿ]和z[ts]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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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方法一样，因为这两个塞擦音在汉语拼音里分别以字母/zh/和/z/来书写

的。这一现象与前面提到的“拼写式读音”泛滥的情况相似。

  本研究发现，除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马来学生在汉语辅音学习上也

受他们L2（英语）的影响。如，马来学生在发汉语的不送气塞擦音j[tɕ]的
时候，会把j[tɕ]读成英语塞擦音[dʒ]。z[ts]、j[tɕ]误读的原因除了母语负迁

移、L2的影响，也因为“拼写式读音”的影响。汉语拼音、英语和马来语

都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形式，而[ts]、[tɕ]在汉语拼音里是以字母/z/和/j/来书

写的，致使马来学生将该读音与他们的母语或第二语言对等起来，偏误也

因此应运而生。

表4 马来学生在塞擦音中的表现形式和频率

汉字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负迁移的表现形式 偏误频率

清
音

不
送
气

在 zài [tsai] [zai] 13
主 zhǔ [tȿu] [zu]、[tsu] 9
家 jiā [tɕiA] [dʒiA] 9
叫 jiào [tɕiau] [dʒiau] 6
结 jié [tɕiE] [dʒiE] 8
姐 jiě [tɕiE] [dʒiE] 11
今 jīn [tɕin] [dʒin] 10

送
气

出 chū [tȿhu] [tsu] 12
七 qī [tɕhi] [dʒi] 10
区 qū [tɕhu] [dʒu] 10

五 结语五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马来学生在习得汉语辅音发音时，存在母

语负迁移现象。马来语辅音和汉语辅音的语音特征和语音范畴不同。其中

以送气、不送气最为明显。这种鲜明的区别性特征，正是使母语迁移在马

来学生学习汉语辅音发音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其中消极的作用尤

其显著。如：汉语的送气音[ph]、[th]、[kh]、[tsh]、[tȿh]、[tɕh]都被马来学生

以不送气音[p]、[t]、[k]、[ts]、[tȿ]、[tɕ]替代。本研究结果也发现，马来

学生将马来语的[s]、[ʃ]、[z]、[ts]的发音模式迁移到汉语的卷舌音[t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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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ȿh]、[ȿ]的发音里，以替代这些马来语辅音音系里没有的卷舌音。此外，

马来语辅音和汉语辅音另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就是其语音范畴。如：汉语和

马来语辅音都有/b/、/d/、/g/、/p/、/t/、/k/，但这组塞音在汉语里全是清

音，主要区别是送气、不送气；而这一组辅音在马来语是以清浊对立区分，

如：[b]、[d]、[g]在马来语中属浊音，[p]、[t]、k[k]则属于清音。清浊音发

音略有不同。在发清音时，喉部位置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形成一个气流通

道，当气流通过通道冲出时，声带不振动；在发浊音时，气流从咽喉部冲

出时声带振动。从上述研究结果显示，马来学生更倾向于将近似母语的汉

语清、不送气、塞音b[p]、d[t]、g[k]发成浊音。由此可见，母语与目的语

的相似的音素也是导致马来学生在学习汉语辅音发音时产生负迁移现象。

   综上所述，母语负迁移在学习者的汉语辅音发音学习上有干扰或阻碍

的作用。我们须意识到母语在马来学生的汉语发音中的影响和作用，尤其

是初级汉语学习阶段，以避免马来学生母语的保护体系在汉语发音学习中

逐渐壮大，影响马来学生的汉语发音。教师的及时反馈也有助于学生辩证

发音中存在的问题，并帮助学生尽量减少偏误或重复同样偏误的发生，进

而抑制或避免母语负迁移的产生，提高汉语发音效果。

  本文主要通过口耳之学的研究方法考察马来族学生在汉语习得过程中

存在的语音问题。文中主要从音系角度，对学习者的汉语语音问题进行分

析。然而，本次实验还存在一些不足。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但

基于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本文没有对其他族群，如：印度族、达雅族等的

汉语语音习得进行研究，实属文中一大缺憾。此外，本文仅采用单一的研

究方法对马来学习者的汉语语音问题进行考察，或多或少使实验结果存在

些许偏差。为此，笔者希望日后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实验语音学的研究

方法，以获得更为客观且科学的实验结果。由于本研究并非采用实验语音

学研究方法进行考察，所以无法对学习者的汉语语音问题进行性别差异分

析。另外，被试样本的数量不多，仅20人，其中男学生的数量比女学生的

数量要少，不仅增加了性别差异分析的难度，也可能使研究结果存在些许

偏差。以上的不足皆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完善，以获得更为客观、科学

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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